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鲶鱼效应：外语课堂教学中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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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讨论了鲶鱼效应的工作机制及其对外语课堂教学的指导作用。由于鲶鱼效应主要实现为博

弈，因此合理把握博弈中的对抗强度是成功实施课堂教学鲶鱼效应的关键；以心理学和力学原理为

依据，解释了鲶鱼效应与博弈在课堂教学中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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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fish Effect: Game−Driven Language Learning 
in Classroom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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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working mechanism of catfish effec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language teaching in classroom settings.  It is noteworthy that catfish effect classroom situations can 
only be well generated by controlling the intensity of challenge in games.  By using psychological and 
mechanics principles, the authors illustrate the feasibility of applying games and catfish effect in 
promoting classroom-based languag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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鲶鱼效应(catfish effect 或 weever effect)源于一

则虚构的老渔夫的故事：据说，挪威人喜食沙丁鱼，

可往往渔船尚未抵岸鱼就已经死光了。然而，有一

条渔船总能带回生猛的沙丁鱼。原来秘密在于船主

在沙丁鱼槽里放进了鲶鱼。因鲶鱼是沙丁鱼的天敌，

出于天性它们会不断地追逐沙丁鱼。在鲶鱼的追逐

下，沙丁鱼奋力游动，激发了其内部的活力，它们中

的绝大多数活了下来。 
作为激励手段，鲶鱼效应的原理已经被有效地

应用到了许多领域，最突出的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者通过引入鲶鱼型人才，来改变企业的惰性状

况，最大化地开发员工的工作潜能，获取企业最大利

益。鲶鱼效应的理念对外语教学是否也有启示呢？

它与传统教学原则的关系是什么？它又符合哪些科

学原理？本文拟通过介绍和讨论该教学理念，以期

拓宽教学思路，优化课堂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效果，

并通过讨论，求教于方家学者。 

一、鲶鱼效应与语用、教学原则 

“你如何看待语言决定着你如何教语言。”[1] 历

史上，人们对语言下过各种各样的定义。在Halliday[2] 

看来，西方语言学观点一直沿着两条路径发展：一

条是以Protagoras和Plato为代表的人类学立场；另一

条是以Aristotle为代表的哲学立场。语言的不同定义

源于不同的视角。前者以社会环境为视角，后者以

心理逻辑为视角。就语言的作用而论，不妨说语言

是用于逻辑思维与社会交流的工具和技能。这一理

解恰恰符合语言的心理和社会的双重属性，也能为

如何教与学语言提供宏观指导。 
语言的思维和交际功能代表着语言教学的两

个维度。帮助学习者提高和掌握目标语技能并直接

使用该技能进行思辨和交际是外语教学的核心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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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英语课堂活动的设计须根据学习者层次和性质

的不同有所侧重。这种侧重大致可以描写为由掌握

语言知识以及相关技能，向使用语言从事思辨活动

并完成复杂交际任务过渡的过程。理想的外语教育，

尤其是大学阶段的外语教育，应该使受教育者除了

具有坚实的外语语言基础之外，还能获得评判和思

辨能力。换言之，大学的外语课堂教学不仅要培养

学习者掌握语言的表达形式，而且还要关心其表达

的内涵，优化他们的知识结构。“随着语言水平的提

高，语言知识越来越少，百科知识越来越多。尤其是

成年人，智慧本身成了学习语言的促进力量。”[1] 然

而，认识教育观念是一回事，将它落实到实际课堂教

学活动中去又是另外一回事。只有课堂教学行为发

生了实质性转变，教育质量才能成为现实。 
鲶鱼效应就是实施该教育理念的措施之一，它

可以发生在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其实现方式也是

多样的，主要体现在学生之间的互动之中。问与答

是实施鲶鱼效应的有效手段，容易在参与者之间形

成观点的对立。具体做法是：安排学生三四人一组

就课文主题、作者意图等相关内容作演示发言。演

示结束后，每位发言者都必须回答全班同学 15～30
分钟的挑战性提问。因提问针对的是演示者话语中

薄弱环节，攻防与对抗成为课堂交互的主要方式。

又因攻与防都是以赢得为目的，包括说服等，这就形

成了课堂教学的博弈。鲶鱼效应正是组织学生积极

参与评判思维和交际活动以促进学习者表达最大化

与最佳化的一种手段。通过真实的问答，参与者在

运用语言的过程中获得判断与认识并同时提高语言

的表达水平。在观点的碰撞中，参与者优化其知识

结构并同时提高语言表达的熟练程度。发挥优秀学

生的引领作用是鲶鱼效应成功实施的关键。 
对教学理念的评价须放在相关的原则中去衡

量。关于课堂教学，传统上提出过各种不同的原则，

如精讲多练的原则、学以致用的原则、师生协同原

则、学生为中心的原则、因材施教的原则、启发性原

则、真实性原则、量力性原则(可接受性原则)、系统

性原则(循序渐进原则)以及教学最优化原则等等。

所有这些原则归根到底都对教师的教育行为提出了

要求，其核心是须从激发学生的主体作用入手，让学

生唱主角，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鲶鱼效应理

念正是为满足各种原则而设计的。 
课堂教学实施的鲶鱼效应对应于真实言语活

动中的博弈。所谓“博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

决策者参与的局势的一种处置”，“是多个理性人行

动的交互，博弈论研究的就是理性人的互动。既然

行动是一种表达，那么博弈自然就是对话或交流 
了”[3]15。也可以说是不同的个体在交际语境中，以

语言符号为媒介进行逻辑对抗的思维过程。“言语博

弈就是在一定规则和策略支配下以‘赢得’为目的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言语主体参与的一种往复论

辩。…… 一个完整的言语博弈往往由博弈(对话)规

则、局中人(言语主体)、话语、赢得要件构成。”[4]119

真实的言语活动都包含不同程度的博弈成分。“在一

定条件下，人际言语活动确实可以看作是一种竞争

性活动，而这种竞争性活动在人类社会中又确实一

直普遍存在。”[5]87在历史上，先秦的百家争鸣，战国

的纵横捭阖，魏晋的“清谈”，主要靠语言竞争，人

际会话过程中的互相诘难、法庭辩论、大专辩论赛等

等都离不开语言竞争。“舌战”、“能言善辩”、“唇枪

舌剑”等词语都是博弈在语言上的投射。与Grice[6]的

“合作原则”和Leech[7]的“礼貌原则”不同的是，

博弈以对抗为原则，反映的正是鲶鱼效应的原理。

作为一种互动式集体行为，博弈参与者还需要参照

对方的行为或预测对方的行为来策略地选择自己的

行为。博弈中的各种关系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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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博弈因素及其关系 

Fig.1  Gaming factors and their relations 

博弈要求参与人选择最佳策略与信息，在均衡

力量的行动中，弱化对方利益并强化本方利益。课

堂博弈是论辩，而辩论的结果往往以认识水平的高

度为依据，因此，博弈是开启参与者智慧的有效手

段，它与因明学有着密切的学缘关系。如果说“因

明实是一种探究主客往复论辩的法则的学术”[8]159，

那么它应该“是一种言语博弈理论，是一种语用逻

辑，语用逻辑和言语博弈统一于对语言的使用，集中

体现人类的言辩智慧。因明意义上的言语博弈是一

种游戏式对话，对话过程中注重‘悟他’，‘悟他’过

程中孜孜以求‘赢得’”[4]123，“是一种关于‘游戏’式

对话的理论。游戏式对话的典型形式是论辩”[4]120。

鲶鱼效应就是寓教于乐、寓教于理、寓教于智的有意

义的课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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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对认知的作用可以在潘天群区分的“信念

世界、怀疑世界和无知世界”三类认知世界中得到

解释[9]。“只有当某个行动之进行不是公共知识的时

候，该行动所产生的真命题才能改变参与人的认知

状态。”[3]16“博弈中参与人的行动必然改变他人的

认知状态。在这样的博弈中，通过他人的行动，博弈

参与人能够获得关于环境以及关于环境中他人的认

知，最终参与人策略组合下的博弈结果能够成为所

有参与人的公共知识。这个博弈过程可以看成是一

个多人通过对话获得新认知的过程。”[3]16

二、鲶鱼效应的心理作用 

鲶鱼效应的正负作用还需要放到心理学的原

理中去考察。课堂教学引入鲶鱼效应的目的在学习

者中人为制造压力。众所周知，外界的压力会引起

心理焦虑。焦虑的概念有广狭两种定义。作为专业

术语，焦虑的狭义医学临床定义有确定的范围，指

“变态情绪之一，又称心理异常。一般认为焦虑是

指个体由于预期不能达到目标或者不能克服障碍的

威胁，使得其自尊心与自信心受挫，或使失败感和内

疚感增加而形成的紧张不安、带有恐惧感的情绪状

态”[10−11]。Horwitz等[12] 编制了“外语课堂焦虑级差

表”(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Scale简称

FLCAS)。Young[13]164基于焦虑级差表，指出焦虑的

典型表现是“学习者手掌心出汗；腹部疼痛；心跳和

脉搏加快”，“语音变调；不能正常地发出语言的语

音和节奏；站起来回答问题时有‘冻僵’的感觉；

忘掉才学过不久的词汇；甚至根本说不出话，只是 
保持沉默不语等等”。“一些极端症状可能是逃课；

避免与老师的目光接触；不预习就来上课”[10]。

Young[13]、Aida[14]、Pascual等[15]做过相关的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焦虑属于不安、挫败、自我怀疑、忧虑、

紧张等负面情绪，与语言学习效果呈负向相关关系，

应在教学中努力克服。然而，负面的看法源于对焦

虑本身的否定定义，它是指学习者因长期经受过度

压力而形成的气质型病态。鲶鱼效应并不产生这种

状况。 
广义的焦虑包含促进学习的积极作用。因设计

“成绩焦虑测试”(Achievement Anxiety Test)而闻 
名的 Alpert & Haber[16] 制定过焦虑促进 / 妨碍

(facilitating/debilitating)量的评测方法，并提出了焦

虑能改善语言运用的观点。Scovel[17] 根据“成绩焦

虑测试”的测试结果，支持了焦虑有正负双重作用

的立场。和Alpert & Haber一样，Scovel亦区分“促

进性焦虑”和“妨碍性焦虑”的概念。与妨碍性焦

虑不同的是，促进性焦虑有助于学习者提高学习效

果，它促使学习者以加倍的努力完成学习任务，迎接

鲶鱼效应和课堂博弈带来的挑战，并引导学习者在

感情上作出合适的调整。Skehan[18]坚信：一定的焦

虑有可能有益并提神，即，为活动提供适量的刺激。

换言之，适度的焦虑能帮助人们在领悟到不安时作

出积极的改变，将挑战转化为机会，使人们能应对变

化、处理棘手问题或者从失败中超脱出来。毋庸置

疑，适度的焦虑对学习者的进步是一个催化剂。 
制造压力或焦虑是为最终克服压力或焦虑服

务的。从客观实际出发，每个人在一生中都无一例

外地要遇到各种机会和挑战。多数人在机会和挑  
战面前都会感到紧张，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学校教

育的中心工作就是为社会输送合格的劳动者。既然

博弈是现实工作和生活中避不开的问题，那么与其

在学习者受教育阶段避开问题，不如正视问题，通 
过课堂教学设计，帮助学习者增强能力，克服恐惧，

获得技能，建立自信，为适应现实社会的要求做好 
准备。 

当然，焦虑的尺度并非总是那样容易把握。在

博弈过程中，学习者的情感经常会如同波浪线一样

在过多、过少与适度焦虑间来回摇摆。创建适度焦

虑的关键是教师需要对变化保持时刻的敏锐，审视

学习者的内心波动，或转移话题，或引向深入，或介

入幽默，或终止讨论，及时调整学生的心态，有序推

进课堂博弈。总而言之，一定程度的紧张状态有利

于学生的注意力集中，从而促进学习效率的提高。

鲶鱼效应不仅落实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原则，更

重要的是它所创造的焦虑能产生更大的动力。 
虽然鲶鱼效应的道理非常简单，但却能给人们

重要的启示：通过引入外力来激发群体的内部活力。

它符合“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的原理。教师通过

个体的主动介入，对群体施加压力，引起内部竞争，

激发单位成员的潜在活力。这是一个有关内因与外

因如何相互作用的哲学命题。从辩证法的立场出 
发，事物的变化与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

果，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 
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在环境的外因

作用下，每一位学习者都能得到相应的提升。焦虑

就像是一把双刃剑，应用得当就能取得最佳的教学

效果。 
从行为主义的原理出发，外部的刺激能促发内

部的反应。在不断刺激反应中语言技能和思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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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强化与泛化。鲶鱼效应将刺激、反应、强化和泛

化的操作贯穿于教学的整个过程，通过学习者的语

言活动实现。鲶鱼效应是以颠覆教师为中心的教学

实践为目的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是一种通过学生给

学生施压的潜能激发形式。任何班级都有几条“鲶

鱼型”学生。教师只要用好这些“鲶鱼”，就会给整

个组织带来能量释放的连锁反应。教师与学生、学

生与学生都以不同的方式在扮演着刺激与反应的角

色。教师制定学生演讲策略，刺激“鲶鱼”作出反

应；“鲶鱼”的反应进而刺激“沙丁鱼”作出反应。

通过一系列的刺激反应过程，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和

智慧得到发展。该系列过程如图 2 所示。 
 
 
 
 
 
 

图 2  鲶鱼效应的过程 

Fig.2  Process of catfish effects 

鲶鱼效应也符合语言建构的规律和语言运用

的原理。其建构主义思想也可以从Saussure区分的

语言和言语的关系中得到反映。众所周知，语言是

社会共性的体系；言语是语言的个性运用。根据“一

般不能脱离个别而存在，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没有个

性就没有共性”的原理，语言存在于言语之中。具

体地说，语言建构与教学的关系表现在“外语学习

者一方面要学会利用语言体系(共性)中的材料建构

话语(个性)，另一方面要从话语中学习新的语言材

料，充实自己的语言知识，建构自己所掌握的语言体

系”，即“通过语言学习言语，并从言语中学习语  
言”[19]55。鲶鱼效应建构的对象是学习者的语言能 
力，但语言能力的建构必须也只能是在言语活动中

完成。以学生为中心的“鲶鱼”理念和方式正是给

予了学生宽敞但极具挑战的言语活动空间。 
人的思想压力和动力与力学原理之间存在相

似关系。根据力学原理，任何物体，在受到外力作用

时，都会产生抗力，虽然不同物体产生的抗力程度不

同，但将外力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物体的抗力与之成

正比，即物体的抗力随着外力的增加也相应增加，

表现形式为物体表面产生变形。然而，一旦外力撤

除，物体又能恢复原样。物理学上称之为物体的弹

性变形。弹性变形对应于课堂教学中的“促进性焦

虑”。而当外力一旦增大到物体无法承受时，物体的

内部结构将会被破坏，物体形状将产生显著变化，

这时，即使外力撤除，物体也无法恢复原样，物理学

上称之为物体的塑性变形。这时便出现了狭义定义

的焦虑，即学习者因长期经受过度压力而形成的气

质型病态现象。就教学而言，适度的压力是产生动

力的源泉，只要教师施加的压力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所激发的学习热情和思维的活跃程度与所受压力成

正比，学习者的思想压力与动力是相辅相成的，其结

果是学习效率和知识结构得到提高，同时对工作的

信心、克服困难的勇气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强化，

并不会产生狭义焦虑的病态后果。 
当然，一个班级由几十个学习者组成，学习者之

间必定存在个性差异。其中包括性格差异、语言熟

练程度差异等。不是每个学习者都能承受同等强度

的压力。因此，“鲶鱼效应”未必一定适用于各类学

生。外向型学生如鱼得水，而内向型学生就有可能

因压力过大而产生畏惧。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教

学中发挥教师的调节作用，提高学生自信，变被动为

主动。此外，鲶鱼效应和博弈更适合英语专业高年

级的学习者。 

解释 提问 回答 确认

错答
上一步

下一步

正答
(刺激)         (反应)       (强化) 

三、结 论 

以上讨论了鲶鱼效应、管理和外语教学的对应

关系。鲶鱼效应中的渔夫、鲶鱼、沙丁鱼分别对应于

管理中的高管、精英人才、普通员工和外语教育环境

中的教师、精英学生、普通学生。鲶鱼效应就是需要

在课堂教学中发挥优秀学生或外向型学生扮演“鲶

鱼”的作用，引入适度的竞争和压力，改变群体学习

风格和习惯、提高学习动机，最终提高学习效果。 
在现实自然的言语活动中，人们既遵循合作原

则和礼貌原则，也同时遵守博弈原则。鲶鱼效应在

课堂教学中主要实现为博弈。它“集中体现人类的

言辩智慧。因明意义上的言语博弈是一种游戏式对

话，对话过程中注重‘悟他’，‘悟他’过程中孜孜

以求‘赢得’”。张春泉、陈光磊(2008)将博弈对抗引

入课堂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维层次、判断能力、

语言表达质量和话语流利程度。作为一种教学手段，

博弈要求参与者立言有据，融外语技能与素质教育

为一体，因此可以作为合作学习的重要补充。考虑

到不同个体的抗压差异，如何把握焦虑的程度，是在

鲶鱼效应教学环境下需要做深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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